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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江船工的称呼，普遍都认为是“桡夫子”，但我
不以为然。

我生长在下川东江边小县城云阳，我们那里有的
地方称呼外公外婆为“嘎嘎(gāgā)”，外婆叫“小嘎
嘎”，外公为“胡子嘎嘎”。“胡子”代表雄性与健壮。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陆续刊发在全国交通行业报
纸的多篇文章里，用的都是“桡胡子”。1987年 10
月，我的散文《汤溪桡胡子》在《散文》上发表，题目如
此，更为明确。

有读者说，应该称“桡夫子”才对。下川东一带因
方言发音习惯，将唇齿音“f”与舌根音“h”混淆不分，如
夫 (fū)与胡 (hú)、发 (fà)与华 (huá)、冯 (féng)与洪
(hóng)等。的确如此，唯独“桡胡子”不是。“胡子”符合
川江船工粗野的性格，“夫子”文绉绉的，“桡夫子”喊起
来反倒斯文了。《人民日报》副刊上也有文章提及：“桡
胡子，是川江船工的统称。古时川江人靠划‘桡’来行
船，‘胡子’则是川江人对成年男子的别称。”

土话、俗语和方言在民间口耳相传，往往只有读音，
大家明白其意便可，没有标准答案，因此无对错之分。

桡胡子，或桡夫子，也都是后来的书面词。比如过
去下川江一带没人喊“地主”，而是叫“富实郎”“绅
粮”。家里富裕、殷实的男子为“富实郎”；民国《云阳县
志》称：“俗谓袭冠带者为绅士，有田租者为粮户，统称

绅粮。”袭冠带者，指习惯戴帽的人。古时有钱人家男
子二十岁时要行冠礼，开始戴帽子。平民百姓不兴戴
帽子，包头巾，称“帻”。许多川江老船工因此说：“桡胡
(夫)子是你们取的，我们自己不兴喊。”

以前岸上的人，除称呼船工为“桡胡子”外，还有
很多花样叫法：桡拐子、船拐子、船板凳儿、船拉
二、扯船子等，大多含有取乐、瞧不起之意。

事实上，川江船工有自己习惯的称
谓，按工种呼唤：前驾长(撑头)、后驾长、
二籇 (闲缺、二补籇)、撑竿、提拖 (爬梁
架)、三桡(抬挽、结尾)、烧火(杂工)、号
子、头纤(水划子)、桡工(纤工)、杠子
(岩板)等。在川江某段、某地和不
同的小河，工种有差别，叫法也
不统一。船工之间除按工种互
称外，或叫连手(联手)、老庚，或直
呼其名字，以及小名、绰号、
诨名等。

所以，我始终统称川
江船工为“桡胡子”。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川江船工该咋称呼
桡胡子还是桡夫子？

□陶灵

1950年，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现代化装
备的16国联军，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为让从朝鲜
战场退下来的伤病员尽快得到康复，同时提高他们的政
治文化素质，培养他们适应社会工作的能力，国家专门为
他们设立了“国家荣誉军校”。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就听说涪陵有所“国家
荣誉军校”，只闻其名，不见其面。苦苦寻觅，终于揭开了
它的神秘面纱。

涪陵李渡古镇的玉皇观、文昌宫（红庙）、祖师观、释
方堂等几处古寺古庙方圆数里，不仅风景美，且一度有过
辉煌。1950年末，因中国人民志愿军伤病员治疗养伤的
需要，将当地一所中学外迁。

自 1951 年开始，民政部门先后在这些庙宇的基础
上，修建了近20栋适宜疗伤养病的平房，连同附近竹树
成荫、环境宜人的喻家院子，组建成立了“四川省第三革
命残废荣誉军人学校”（简称“荣誉军校”），校部办公室设
在喻家院子。附近的红武溪黄家院子及长江对岸袁家溪
的庞氏“江楼”附设疗养院，常住学员、伤病员近千人。这
所学校是涪陵地区当时唯一一所建有足球场、大礼堂的
成人学校，隶属民政部门。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早
晨至晚上军号嘹亮，衣食住行由国家供给。

那时，常有域内或域外文化团体、民间艺人前来慰问
演出。1952 年春天，涪陵第三区召开首届运动会，省级

“川东行署篮球队”应邀前来打表演赛。在李渡完全小学
校球场，“三区联队”与“荣校校队”一展风采，切磋技艺，
双方对赛表演，人们大开眼界。

荣誉军校的教学内容以小学、初中课本为主，除文化
课程外，还办有会计班，对病愈转业人员进行业务培训。
结业后，作为骨干输送转业到原籍乡镇，身体健壮者重返
前线。

1954年3月，战斗英雄黄继光的母亲邓方芝不辞辛
苦，千里迢迢从家乡四川省中江县出发，经重庆乘船来到
涪陵李渡古镇荣誉军校慰问伤员。当年，李渡古镇没有
公路，不通汽车，也无马骑行，只能步行。从长江边到太
乙门的陡山坡，石梯台阶近千步，爬坡上坎吃力费劲，可
她坚持要自己走完全程。敲锣打鼓前往江边迎接的志愿
军战士们，簇拥着英雄妈妈爬坡上坎缓步慢行进入荣誉
军校，受到全体师生及疗养院战士的热烈欢迎。

1958年，在培养了大批乡镇干部、输送多批重返前线
的志愿军战士后，荣誉军校整体搬迁，落户青海省西宁。

（作者系重庆市万盛经开区退休教师）

黄桷垭与黄葛树，写下这个题目，自己禁不住莞
尔。确实有点扯，地名黄桷垭，显然是因黄葛树得名，
缘何不叫黄葛垭呢？

南岸区上新街山边的黄葛古道，随着黄桷垭老
街的重新打造日益惊艳，游览者络绎不绝。黄桷垭
老街确实也值得一逛，在三毛旧居前的坝子边欣赏
玻璃观景台、玻璃游泳池和草亭等景观，沿街品尝各
种小吃，瞻望李奎安、赵熙等名人“新旧居”，参观贵
州商会馆，在立体性颇强的老街景观墙边留个影，都
是令人惬意的。

不过每次爬上黄桷垭老街街口，看着那禇黄色的
三角形石碑，我心头就有些别扭。碑面右边刻的几个
深色大字是“黄葛古道”，左边刻的则是“黄桷垭老
街”。这既是路碑，又是铭牌，老街的面子呀，然而却
如此令人讶异。既然古道边多黄葛而得名黄葛古道，
同样是因树而命名的垭口、命名的小街，却突然不是

“黄葛”，而成了“黄桷”，成了黄桷垭，成了黄桷垭老
街，令人有些莫名其妙。

有种说法是：在纸质文献中，比如《重庆简史和沿
革》（1981 年）、《四川省重庆市南岸区地名录》（1982
年）记载的均是“黄桷垭”，因而“黄桷垭”这一地名具

有更厚重的人文历史，承载了当地百姓的情
感和乡愁。

其实要说人文历史，地名
“黄葛垭”才是正宗。因

黄 葛 树 而 命 名 地

名，自古以来都是写成“黄葛×”的。北魏郦道元的
《水经注·卷三十三》记载：“江水又东，右径黄葛峡。”
南宋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余玠写有《黄葛晚
渡》诗。元朝著名天文学家、水利工程专家郭守敬读

《水经注》时再注说：“涂山之足，有古黄葛树，其下有
黄葛渡。”清乾隆年间巴县令王尔鉴主持评选巴渝十
二景，“黄葛晚渡”是其中之一。黄葛峡、黄葛渡都是
因黄葛树得名，是自然而然在“黄葛”后添加地理环境
名。因黄葛树取名的垭口，自然也理应如此。

王尔鉴主持编修的《巴县志》，是重庆本地的权威
志书、宝贵文献，在卷一介绍老君山方位时，写的是：

“涂山之右，黄葛垭之左。”卷二在介绍“关隘”时，也明
确是“黄葛垭”。民国年间曾任四川代省长的著名学
者向楚主持重修《巴县志》，仍延续“黄葛垭”的称呼。
其文说：“县多黄葛，城西江行数里，有黄葛渡，城南山
行数里，有黄葛垭，皆以树得名。”1989年出版的《巴县
志选注》仍照录其说，也没有把“黄葛渡”“黄葛垭”改
成“黄桷渡”“黄桷垭”。从上述可以看出，传统的、人
文历史更厚重的称呼是“黄葛垭”，而非“黄桷垭”。“黄
葛垭”这一地名承载的才是当地群众的情感和乡愁。

然而，因黄葛树而命名的老街街口的石碑上，现
在仍堂而皇之地并排镌刻着“黄葛古道”“黄桷垭老
街”。为什么要写成黄桷垭呢？有人说，这是清初“湖
广填四川”以后，部分巴蜀人士讹音笔误逐渐形成
的。巴蜀人常将葛（gé）、桷（jué）、角（jiǎo），都念
为guō音。以前有句俗语说：“四川人（包含重庆人）
生得尖，认字认半边。”这也是把形声字“桷”，讹念为
guō的原因。久而久之，在民间一些人笔下，黄葛树
便变成了黄桷树了，黄葛垭也成了黄桷垭。

1981 年出版的《重庆简史和沿革》、1982 年面世
的《四川省重庆市南岸区地名录》，肯定了那些因黄葛

树得名的讹误地名，黄葛晚渡成了黄桷晚渡、
黄葛垭成了黄桷垭。讹误终于登堂入室，修
成正果。这是约定俗成，还是其他原因？让

人空自感慨。

黄桷垭与黄葛树
□陈猷华

（作者系重庆市南岸区作
协常务副主席）

70多年前
涪陵有所

国家荣誉军校
□孙炳林

木船正被拉纤上滩木船正被拉纤上滩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黄葛古道黄葛古道


